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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上一包包水泥袋层层叠叠，码得半人多高，留出一个个枪眼。街垒前面横七竖八堆

满了修路的路障、水泥搅拌器、倒扣在地烧柏油的大锅，架起的钢筋都缠绕上带刺的铁丝，

马路当中留出个刚能过人的豁口。交通已经割断，无轨电车卸了电缆杆，一长串七、八辆空

车都停在十字路口这边。人行道上却挤满行人和附近的居民，半大不小的孩子们在人堆中钻

来钻去，还有抱孩子的女人，穿背心拖鞋摇蒲扇的老人，都堵在铁栏杆圈住的人行道上看热

闹，在等一场武斗?人群中叽叽喳喳，有说”红总司”有说”革总”的，总归，两派都进入总

动员，要决一死战。他弄不清前方去火车站把守路口的是哪一派，索性从人群中出来，穿过

十字路口，朝路障走去。 

  缠绕带刺的铁丝网的豁口后，一群戴袖章的工人，头戴柳条的安全帽，手持磨尖了的钢

钎，堵住去路。他出示工作证，把守的翻开看了一眼，摆摆手让他过去。他好歹不是当地人，

超然于两派斗争之外。大街上一无车辆，空寂无人，他索性走在马路当中，柏油路面暑热蒸

腾，烈日刺眼。人总不至于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发疯，他想。 

   叭的一声，十分清脆，划破了炎热而令人困倦的这片空寂。他没立刻意识到是枪声，环

顾街道两边，见一座高大的厂房墙上赫然涂写的标语：“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血

战到底!”一个个斗大的字。他这才同枪声连系起来，撒腿就跑，但即刻又止住脚步，别显得

惊慌失措，隐避的枪手眼中，会成为更加可疑的目标。可他还是赶紧上了人行道，挨墙疾行。 

  无法知道枪声从何而来，是警告行人?还是就冲他而来的?不可能无缘无故杀人，他一个

路人，同这血战的双方毫无关系。可要是人就射杀他，又有谁能作见证?他突然意识到很可能

莫名其妙死在这冷枪下，性命就悬系在这偶然之中，随即拐进第一个巷口。巷子里同样空寂

无人，居民似乎都撤出了这个街区。心里不由得生出恐怖，这才相信一座城市可以轻而易举

进入战争，人与人霎时间便互为仇敌，只因为一条看不见的路线，而双方还都为之血战。 

  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竟然聚集了许多人，回环排成长蛇阵，起端在售票处紧闭的窗口，

都是等车票的旅客。他问前面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卖票?那人也不知道，撅撅嘴，他还是排上

了。不一会，背后又上一串人，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前前后后都没有带大件行李的，也

没有老人和孩子，都是青壮年男人，只前面两步远，隔了几人，有个扎两只短辫子的姑娘，

时不时向后张望，一碰到人的视线便转脸低头，显得慌慌张张，可能怕人认出来。他猜度，

这排队等票的不少人是在逃难，可这许多人聚集在广场上倒让他心安，于是就地坐下，点起

一支烟。 

  前后的人突然骚乱起来，队形随即散了，不知出了什么事。他拦住人打听，说是马上要

封江。他问封江是什么意思?轮渡和火车都走不了!又有说要血洗!谁血洗谁?也问不出个所以。

广场上的人群瞬间四散，只零零星星剩下十多个像他这样无去处的，渐渐又汇拢，依然排到

紧闭的售票处窗前，形成一小队，仿佛非如此不足以相互依靠。这就到了太阳西斜，车站上



的大钟指针已过五点，再也没有人来了。 

  断了消息来源的这十多人也都知趣，不再按顺序在阳光下排队傻等，就近找阴凉处说话

或是抽烟。有人时不时评说，两派正作最后谈判啦，军队很快要介入啦，铁路运输不可能长

时间中断，再晚也等不到明天啦，都是一番想当然。他也不再询问。那姑娘还在，抱腿低头，

缩在墙角，同别人都隔开一段距离。 

  他饿了，想起得买点吃的，也好准备熬夜。水泥地枕上背包，大不了望一夜星空，这夏

夜怎么都好过。他离开售票窗口，转了一圈，车站附近的小卖部全都上了铺板，没一家饭馆

还开门的。两边街巷也空无一人，几个小时没有车辆经过了，他这才感到气氛凝重，有点紧

张，不敢走远，便又折回车站。钟楼的阴影已伸延到广场中央，售票处前，那一伙又少了几

个，那姑娘却还倦缩在原地，绕舌的那主不再说话了。 

  钟楼的阴影伸延到大半个场子上，阴影的轮廓同影子外的阳光对比得更加分明。这么个

无人相识的车站前，等一班不知钟点的火车，要是铁路干脆就中断?没准在等一场内战? 

  砰砰砰!一阵沉闷的枪声在人心里回响，众人都站起来了。接着又一排连射，同样沉闷，

是机枪，就在不远的什么地方。人霎时如乌兽四散，他也弯腰贴墙跑，这就是战争了，他想。 

  一个火力的死角，狭窄的通道一边是墙，另一边码迭得高过头的麻袋，他不知怎么躲进

了一个贷栈。停下脚步，喘息的间隙，听见还有个声音，回头见那姑娘正靠在麻袋堆上，也

上气不接下气在喘。 

“那些人呢?”他问。 

“不知道。” 

“你哪里去?” 

  这姑娘没回答。 

“我去北京。” 

“我……也是，”那姑娘迟疑了一下，说。 

“你不是本地人?”他问，那姑娘不回答。 

“大学生?”他又问，那姑娘也不回答。 

  天渐渐黑了下来，他感到汗透了的衬衫贴住脊背。 

“得找个地方过夜，这里也不安全，”他说，走出贷栈，转身见这姑娘还默默尾随他，但总

保持两三步距离，便问：“知不知道哪里有旅馆?” 

“车站附近，再回去太危险，江边码头那边还有旅店，可要走一大段路。”这姑娘低声说，

显然是本地人。他于是让她带路。 

  果然，沿岸大堤下方一条都是老房子的小街里，居然还有几个青年站在家门口，或是坐

在门槛上，隔着街聊天，互相打探战况。子弹没打到头上来之前总不免好奇，还挺兴奋。店

铺和小吃摊子都已打烊，两处门口灯光明亮的都是旅店，那种老旧的客栈，早年跑单帮的和

手艺人落脚的地方。一家已客满，另一家只剩个单人铺位的小间。 

“要不要?”柜台后面摇把蒲扇的胖女人问。 

  他立即要下了，掏出证件，女人接过去，在薄子上登记。 



“什么关系?”女人边填写边问。 

“夫妻。”她瞥了身边这姑娘一眼。 

“姓名?” 

“许——英，”这姑娘尽疑了一下，赶紧答道。 

“工作单位?” 

“她还没工作，我们回北京。”他替她回答。 

“押金五块，房钱一天一块钱，退房时结帐。” 

  他交了钱。女人把他的证件留下了，起身拿串钥匙从柜台后出来，在楼梯边打开扇小门，

拉了下门里的拉线开关。斜的楼板下吊了个灯炮，楼梯底下的储藏室改成的这小房里，有张

单人铺板床，一头塞进人都直不起腰的角落里房里另一头只放了个洗脸盆架子，边把椅子都

没有。穿双塑料拖鞋的胖女人踢里踏拉，晃动串钥匙走了。 

  他合上房门，同这叫许英的姑娘面面相觑。 

“过一会我就出去，”他说。 

“不用，”这姑娘说，在床沿上坐下了，“就这样也很好。” 

  他这才看清楚姑娘，面色苍白，便问：“是不是累了?你可以躺下休息。” 

  这姑娘依然坐着没动。头顶上楼板格格的响，有人下楼来了，随后门外哗哗的泼水声，

大概是在天井里冲澡。这小间也没窗户透气，闷热不堪。 

“要不要把房门打开?”他问。 

“不要，”这姑娘说。 

“我替你打盆水来?我可以到外面去冲洗，”他说。 

  这姑娘点点头。 

  他再回到房里，这姑娘已经梳洗完毕，换了件无袖的小黄花圆领衫，脱了鞋，坐在铺板

上，一对短辫子紧紧的重新扎过,面色也红润了，显出女孩气。她屈腿让出半截床，说：“你

坐呀，这有地方!” 

  这姑娘第一次有了笑脸。他也就笑了，松弛下来，说：“不得不那么讲。”说的自然是登

记住宿时填写的夫妻关系。 

“我当然明白。”这姑娘抿嘴笑了。 

  他于是插上房，脱了鞋，上床在对面盘腿坐下，说：“真想不到!” 

“想不到什么?”这姑娘歪头问。 

“这还用问?” 

  这叫许英的姑娘抿嘴一笑。 

  事后，很多年之后，他回忆当初，记起这一夜也过调情，有过诱惑，有过欲望和冲动，

也有过爱情，不仅仅是恐怖。 

“那是你的真名?”他问。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那么，什么时候?” 



“是时候你自然知道，得看。” 

“看什么?” 

“这你还不清楚?” 

  他便不说话了，感到舒缓和适意。楼板上没响动了，门外天井里的水声也已平息，却凝

聚了一种紧张，仿佛在等什么意外，这感觉也是他多少年后回顾这段经历时，才重新感受到。 

  关了灯，摸回床上的时候他碰到她的腿，她立即挪开，却让他在她身边躺下。他很谨慎，

仰面伸直了躺在床边。可这么张单人铺板，身体不免有些接触，只要对方不有意挪开，他也

努力不过分。这姑娘潮湿的体温和屋里的闷热都令他浑身冒汗。暗中望着依稀可辨倾斜的楼

板，似乎就向他压过来，更觉得气闷。 

“是不是可以把衣服脱了?”他问。 

  这姑娘没有回答，但也没有反对的表示。他赤膊和退下长裤时都碰到她，她都不挪动，

可显然也没睡着。 

“去北京做什么?”他问。 

“看我姨妈。” 

  这难道是走亲戚的时候?他并不信。 

“我姨妈在卫生部工作，”这姑娘补充道。 

  他说他也在机关里工作。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就刚才，你拿出工作证。” 

“你也知道我姓名?” 

“当然，不都登记了吗?” 

  他黑暗中似乎看见，不如说感觉到这姑娘在抿嘴笑。 

“要不然，我也不会……” 

“睡在一起，是吗?”他替她把话说出来。 

“知道了就好啦!” 

  他听出她声音里有种柔情，竟不住手掌摸住她腿，她也没躲闪。可他又想是出于信任。

没敢再有什么动作。 

“你哪个大学的?”他问。 

“我已经毕业，就等分配，”她绕开说。 

“学的什么?” 

“生物。” 

“也解剖过尸体?” 

“当然。” 

“包括人体?” 

“又不是医生，我学的是理论，当然也去医院的化验室实习过，就等分配工作，方案都定



了，要不是……” 

“要不是怎么?这文革?” 

“本来定的是去北京的一个研究所。” 

“你干部子女?” 

“不是。” 

“那么，你姨妈肯定是高干?” 

“你什么都想知道?” 

“可连你名字是真是假都不清楚。” 

  这姑娘又笑了，这回身体索索在动，他手感觉得到，便握住她的腿，隔着单裤，摸得到

她的肌肤。 

“会告诉你的，”她抓住他手背，把他的手从大腿上挪开，喃喃道：“都会让你知道的……” 

  他便捏住她的手，那手渐渐柔软。 

  砰砰的打门声!敲打的是旅店的大门。 

  两人都僵住了，屏息倾听，手紧捏住手。一阵响动，大门开了，查夜的，或许就是来搜

查。一帮子人先在楼下大声问值班的那女人，然后敲开楼下一间间客房。也有上楼去的，脚

步声在他们头顶楼板上响，楼上楼下都在盘查。突然，楼板上嗵嗵直响，有人跑动，立即叫

骂声起，跟着一片混乱。钝重的一声，像沉重的麻袋坠地，继而一个男人嚎叫和纷杂的脚步

声，那嚎叫立刻变为撕袭的尖叫，渐渐喑哑了。 

  他们都从床板上坐了起来，心怦怦直跳，就等人敲这房门。又好一阵折腾，从楼梯上到

了楼下。也不知是忽略了楼梯下的这间小房，还是登记薄上他填写的来历同这盘查无关，这

门终于没人碰。大门又关上了，那女人嘟嘟嚷嚷几句之后，楼上楼下复归寂静。 

  黑暗中，她突然抽搐起来，他一把抱住那抖动的身体，吻到了汗津津的面颊、松软的嘴

唇，咸的汗水和眼泪混在一起，双双倒在床席上。他摸到同样汗津津的乳房，解开了裤腰间

的钮扣，手插到她两腿间，全都湿淋淋，她也瘫痪了，任他摆弄。他进入她身体里的时候两

人都赤条条的…… 

  她后来说，他利用她一时软弱占有了她，并不是爱，可她说她并没有拒绝。默默完事之

后，他摸到她胯间的黏液，十分担心，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生不仅不许结婚，未婚怀孕和坠

胎都会给她带来灾难。她相反却宽慰他：“我来月经了。” 

  他于是又一次同她做爱，这回她毫不遮挡，他感到她挺身承应。他承认是他把她从处女

变成个女人，他毕竟有过同女人的经验。可当时，如果她对他只有怨恨而无柔情，也不会在

从门缝透进来的晨曦中还对他袒裎无余，让他用温毛巾替她擦洗大腿上血污，之后又对他那

么依恋。他记得他跪在砖地上亲她那对翘起的奶头，是她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脊背，喃喃喃喃

说她怕，别弄大了，可她还是仰面在床板上，闭上眼，再一次交给了他。 

  当时，无论谁都无法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也无法预计之后的的事。抑止不住的狂乱，

他上上下下吻遍了她，她没有任何遮挡，恐惧之后郁积的紧张决口横溢，弄得两人身上都是

血，她竟然没有一句责怪他的话。事后，他出门换了一盆清水，她叫她转过身去，等她收拾



停当。 

  她是在江边码头他刚上渡船时被拦住了。他们先在旅店里听说火车通了，又说是火车站

只有出站的不许进站，上车的得由轮渡到江对岸。积压下来的旅客果然都集中在轮渡码头，

黑簇簇的一群。早晨江面上一片大雾，当空的太阳赤红一团，像是末日的景象。渡船上，圆

领衫的别个胸章的水手提着播音喇叭喊：“  让外地的旅客先上!外地的出示工作证先上! 

  簇拥在码头上的人群本来就不成队行，顿时一片混乱。人们被挤开了，他叫了声她的名

字，头天晚上在旅店登记的那名字，她当时没有反应。可她的书包还在他手里，这包又是在

那混乱的当口塞到他手里的，她或许就要摆脱这包，里面有她的学生证和她那派组织油印的

告急材料。他被簇拥上甲板，拿不出外地证件的全被截住在码头上，扎小辫子的她那头也夹

在挤来挤去的人头之中。他俯在甲板栏杆上，又叫了她一声，也还是她的假名，她似乎还没

听见，楞在原地不动，或许来不及明白是在叫她，渡船便离开了码头。 


